
12版
2023年1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 罗利 E—mail:aqwbzk@126.com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
究院院长刘坚做过一张“教育发展
生态图”，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讨论
教育问题。他发现，在知识、技
能、认真、勤奋、刻苦、踏实、谨
慎等基本特征方面，中国学生没有
什么问题；但在实践能力、创造
性、好奇心、兴趣爱好等方面，却
有一定结构性的缺失。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
人论坛第九届年会上，刘坚分享了
这一观点。他表示，一些学生缺乏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问题值得
关注。这个问题背后指向教育领域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高分低
能”；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
也指向另一个关键词：“教育的情
感转向”。

在国际教育领域，社会与情感
能力是一个热点，不少教育专家认
为，该能力是 21 世纪的关键技
能，教育学正在经历由“认知”向

“情感”的转向；在国内，随着
“双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
人也认识到，单纯的知识学习是远
远不够的，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
能力，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
智和积极情感，有利于学生的教育
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
发展的家校共育、整校推进？如何
通过系统设计，在“五育”发展的
过程中使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到培育
与提升？这些问题引发三十人论坛
上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

应试教育致部分学生情感扭曲

当前，一些学生在情感上出现
了危机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
教育对情感重视不够？”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教
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项贤明认为恰
恰不是。

在他看来，真正的原因主要还
是应试教育对学生情感的扭曲，导
致人的情感发展出现很多危机。

项贤明谈到，通过科学控制的
教育，很有可能培养出像演员表演
一样的情感——这不是我们真正想
要的情感。情感转向不能是脱离生
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训练孩子的
虚情假意。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
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
论坛成员袁振国谈到，社会与情感
能力是一个学名，通俗地讲，就是
情商——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
环境的认知，实现自己需要的调控
能力。

袁振国表示，工作以后，人的
智商、知识、能力或许已经不是最
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
的能力。情商的重要性在生活和工
作中，可能比智商、知识更重要。

“通常来说，人的智商平均水
平是 100 到 110 之间，高的可达

120，低的会到80，即使有障碍的
人，也有八九十。但是人的社会情
感能力却可能出现负数，比如人处
于一种消极的状态下，在暴躁的社
会情感下，可能会对社会做出一些
不负责任的行为。”袁振国说，随
着社会活动的变化越来越多样，不
确定性越来越高，社会情感的能力
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存在“高分低能”？袁
振国称，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和方面，就是要从“认知能力”转
向“情感能力”的拓展。当前更多
强调“认知”这部分，而对于“情
感”部分的认知才刚刚开始。

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
能司创新和测量发展部主任蒂亚·
卢科拉介绍了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
的研究：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学生的
学业成功、福祉密切相关。好的师
生关系也与更高的社会与情感能力
密不可分。

她还分享了一项调查结果，有
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学生，在其他的
社会与情感能力上也更强。

香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
三十人论坛成员程介明认为，学习
是人的天性，教育却不是，教育是
人类为人类设计的学习系统。他谈
到，现在世界变了，社会变了，经
济生产变了，生产的形态变了。以
前是一条直路，拿到教育学历，就
前途无限。现在像攀岩一样，每一
步都需要思考。

“这对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
就需要我们学会共处，也要学会自
处。”程介明说。

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
侯实验中学原校长、中国教育三
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表示，长期
以来，一些学校教育过于注重书本
知识传授，忽视社会与情感能力培
养，造成一些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
力不足，导致了一些消极的社会
现象。

“不过，‘双减’实施以来，我
国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
背景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
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具有特殊
的价值和意义。”李镇西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黄
忠敬介绍，从国际视角来看，社会
与情感能力的转向经历了三次。第
一次转向是从认知到情感的转向，
也就是从智商到情商的转向；第二
次转向是从心理到教育的转向，从
心理学领域转到了教育学领域；第
三次转向是从国家到国际的转向。
从国际层面来看，尤其是发达国
家，把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一个政
策的优先发展领域。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崛起，意
味着教育领域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
革正在到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
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杨东平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是指“可以接受的”标准，主要体
现在办学条件上，今天需要发展人
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需要增进
幸福感的作用。

李镇西也认为，在社会各界日
益重视培养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
同时，提高教师的社会与情感能力
刻不容缓，且应被放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

事实上，教师对学生社会与情
感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强大的作
用。不少实证研究显示，自身的社
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教师，往往具
有健康的精神状态和更为有效的教
学，更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李镇西看来，学校是学生学
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社会与情
感能力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如何
实践社会与情感学习，怎样为孩子
创建一个安全、快乐、包容并具有
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如何培
养孩子积极地认识自我，建立与自
己、他人的关系，如何通过构建心
理安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都
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
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文东茅认为，
教育学正在经历从认知到情感的转
向的，提升师生幸福感既是实现这
种转向的途径，也是这一转向的最
终目的。

“幸福不仅来自需求满足的愉
悦感，更源自真爱、奉献、尽责、
成长等带来的价值感、意义感。促
进师生不断向上向善、共同成长是
幸福教育的真谛。”文东茅说。

教育的情感转向究竟如何转

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测量？袁
振国表示，现在对认知能力的测量
有成套的试卷，而且使用得非常成
熟。情感能力如何测量、用什么样
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统计和分析，这
些研究和实践才刚刚开始。

他还提到教育情感转向的重要
一环：家庭教育。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
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认为，社
会与情感能力是在关系中构建和发
展的，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但
当今教育面对“三独”：独生子
女、身为独生子女的教师和同样是
独生子女的父母。很多家长最关注
的是孩子的学习情况，一些孩子的
情感问题却在冷漠、疏远、缺乏交
流的环境中被掩盖。

如何帮助家长提升对“社会
与情感学习”的认识，家长在与
子女共情上具体要怎么做，怎样
营造重视家庭培养社会与情感能
力的社会氛围，在不少专家看来
至关重要。

刘坚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我国教
育创新环境评估的研究。结果显
示，2022 年我国教育创新环境指
数总体与 2021 年同期相比有所上
升，其中政策环境改善相对明显，
社会环境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
是，家庭氛围、成果交流是推进教
育创新的关键短板，教育创新的社
区支持与共同体建设维度下降幅度
最大，围绕教育创新的评估问责政
策有待加强。

“当学校教育已经占去学生的
主要学习时间，那么学生们势必
要牺牲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甚
至牺牲睡眠时间，去为 100 分而
努力，为第一名而努力。这时候
我们去谈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
家庭教育，似乎意义不大了。”刘
坚说。

王旭明认为，教育的情感转向
应该是在技术突破前提下的坚守，
坚守基础上的转向。

他表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必须科学理性地认识目
前教育信息技术面临的情感困境。
教育情感转向的条件与时机，一定
是人工智能技术或元宇宙的理念成
熟，能够从技术上为教育情感性带
来保障，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
撑。只有到那个时候，教育的情感
性才有可能存在转向或根本转向。

“信息化时代当好人，而不是
当好机器人。”王旭明说。

据中国青年报

教育的情感转向是“高分低能”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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